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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腿”狂欢的生成与连接逻辑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深析 

李紫妍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 4800 号，上海，201800；1666181005@qq.com） 

摘  要：近日，北京高校圈中，一名叫做“鹅腿阿姨”的流动摊贩意外走红，在互联网引起传播热潮。随即，

在上海高校圈中，又出现一名叫“糖葫芦叔叔”的流动摊贩，其出售的糖葫芦同样被众多高校学生哄抢。为什

么高校流动摊贩会在一夜之间席卷社交网络，引起高校学生的竞相追捧？本文根据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

试从传播者、讯息和接收者三方面对“鹅腿”事件进行深入解析，以探究“鹅腿”事件如何通过身份认同、从

众心理、游戏狂欢等方式迅速升温，在虚拟空间中实现不同个体、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连接与互动，从而为洞

察数字时代的流量传播因果链，以及数字社会的文化生态与社会心理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鹅腿阿姨；高校学生；数字社会；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 

引言 

研究背景 

“鹅腿阿姨”是一位在北京高校卖烤鹅腿的流动小贩，起初仅在人民大学周边活动，因其老实本分的经营

态度和诚信经营的品质，“鹅腿阿姨”的名气在高校圈内不断扩大。在北京多所知名高校学生的主动邀请下，

其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最终成为众高校学生竞相争抢的对象。此事件在互联网范围内迅速走红，引发了一波

流量热潮。 

“鹅腿阿姨”不仅仅是一位小贩，更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最终演变为各高校大学生集体的“狂

欢活动”。在高校圈内的鹅腿相关群聊中，“阿姨心已驻扎清华！人大学子破大防！”、“清华大学真是混蛋”

的表情包迅速传播。同时，“三校争夺鹅腿阿姨”等词条频繁登上热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相关概念界定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 

“个人的一切行为(包括心理活动)是随其本身所处的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这是传播学奠基人之一

库尔特·勒温用“场论”解释人的心理与行为关系之时提出的重要论断，更是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的理论前

提。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也称马莱茨克大众传播过程模式)是德国学者马莱茨克经过周密考虑而建立起

来的模式，该模式包含的理论有：大众传播是一个心理学上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其中更可能涉及到许多因素

而不是单因素的解释；无论是传播者还是接收者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场’中进行的，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显

示其传播的性质和作用等。该模式在描述传播过程时，将重点放在分析人即传播者和接收者受到的各种影响

上。”其内容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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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图 

在上述模式中，马莱茨克考虑到了 C(传播者)、M(讯息)、媒介、R(接收者)和反馈五大要素，并以它们以

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构建了他的大众传播场模式。并且，在该模式中他列举了影响传播者行为的多种具体

因素：（1）传播者的自我形象；（2）传播者的个性特征；（3）传播者工作的“组”；（4）传播者的社会环境; 

（5）组织中的传播者；（6）媒介内容的公开性所产生的压力与约束;（7）来自媒介的压力和约束；（8）来自

讯息的压力或约束；（9）来自接受者自发性的反馈。由此可见，在具体信息的大众传播过程中，传播者讯息、

媒介以及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孤立。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鹅腿阿姨”事件会引发互联网热议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 

1  传播者分析 

1.1  从个人角度出发 

1.1.1  优绩主义下的自我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即“Identity”，是关于“我是谁”和“我将去向哪里”的问题。“身份”是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

在广义上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及重要性。[1]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的身份及其认同主要取决于性别、年龄、

职业等结构性因素；而在现代社会，虚拟网络成为现代人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空间。 

优绩主义（Meritocracy）是主导现代社会运行的一项基本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一个人的才能、

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迈克尔·杨认为，数

百年来,社会一直是两大原则——家族选择原则和择优选择原则——之间的战场[2]，他提出的优绩主义是一种

与贵族特权相对立的制度。人们普遍认识到在商业、政府、教学或科学领域获得一个负责任的职位,仅仅是某

人的侄子是不够的,教育和选拔专家运用科学原理筛选出未来的领导者,需要智力评级、资质、经验、申请和一

定的能力才能获得地位。以前由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实力所定义的分层，现在得到了“完全排除”(equally 

excluding)的优绩的支持。在旧时代，血统的平等以及获得贵族俸禄和捐赠的前提是有“门第证明”，在贵族

仍然保有社会权力的地方，这也是国家官职的任职资格前提。在今天，所谓“优绩”的评判标准已基本被学历

证书取而代之了，即就读高校就是能力和努力总和的直接体现。“鹅腿阿姨”事件中，参与的学校有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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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这些都是中国高校中的佼佼者，其学生实力不言而喻。名校标签下同学的自我认同

让他们愿意自发地参与这场话题讨论。 

1.1.2  偏向含蓄的自我表达方式 

含蓄这一文化特质，历来被汉民族所推崇，早已深深烙印在我国人民的骨子里。这种含蓄的态度追求委婉

曲折，细化到表达方式上，即为不露骨、避免直接生硬的表达。正如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题炭谷湫祠堂》诗中

所言：“森沉固含蓄，本以储阴奸。” 这种以含蓄为核心的文化特征，在中华文化的培育和熏陶下悄然植根，

并得到广泛认同和接受。 

而“鹅腿”事件，就恰恰为传播者打开了一个合适的情感出口。当这个热点事件的亲历者在外部社交平台

上评论“鹅腿”事件时，他们往往会在评论的过程中“无意”地流露出自己的身份，如“本人是北大/清华/人

大学生”。这种身份的显露在相对含蓄的中国文化中显得极为得体。毕竟过于直接的炫耀可能会被视为过于张

扬，而避重就轻地显露自己的身份则会相对礼貌地完成自捧：我只是转发了身边的热点事件，“不小心”就被你

发现了我“高材生”的身份。 

这种相对隐晦的自捧行为正是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通过在社交媒体上间接透露身份，传播者巧妙地在融

入“鹅腿阿姨”事件热点话题的讨论的同时，低调而不失优雅地完成了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含

蓄的文化特质和社交媒体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有趣而巧妙的信息传递方式。 

1.1.3  增长的社会联系渴望 

关于“鹅腿阿姨”事件的爆火原因，有清华校友分析，一部分是源于鹅腿本身的稀缺性。本来同学们的夜

宵选择只有桃李和玉树，外卖选择也不多，容易吃腻，而美味的烤鹅腿则给大家提供了新的选择。[3] 

除此之外，多家媒体评论进一步强调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鹅腿”风靡的背后，反映了大学生对社会

联系的渴望。学生们追求与墙外的社会互动，希望能够在大学生活中经历更为丰富多彩的社交体验。特别是在

后疫情时代，学生们更加强烈地期望打破校门的束缚，让社交活动能校园内外自由流动。这种心态反映了他们

对传统大学生活的重新定义——不再仅仅局限于课堂和学术活动，而是将社会互动、文化体验和美食享受融入

到大学时光中。这种对更广泛社会体验的追求，使得“鹅腿”成为了一个象征，代表着高校学生们对丰富多元

社会生活的向往。 

在后疫情时代，高校学生们渴望在现代大学中重新点燃人间烟火气，迎来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交环境。

鹅腿的走红不仅是一种美食文化的传播，更是大学生群体对社交体验新方式的创新尝试。这种对社会连结的渴

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年轻一代对大学生活的新期许，他们渴望在校园中发现更多可能性，创造更加丰富

多彩的大学记忆。 

1.2  从群体角度出发 

在过去四年，鹅腿阿姨的小摊一直不温不火，有时还会有卖剩的烤鹅腿。而在“鹅腿”事件爆火后，则出

现了早上八点，群里预定鹅腿已经截止的火爆局面。这并不是因为烤鹅腿的实际价值产生了变化，而是“烤鹅

腿很好吃”成为了一种群体意识。因此，许多原本对烤鹅腿“无感”的同学也蜂拥而至，他们的行为发生了根

本的改变。 

1.2.1  从众心理，诱发“鹅腿”竞争 

从众心理，即个体因外部群体主观规范的作用，从而导致自我感知、评价、认知过程中体现出与社会大众

和社会潮流方向相同的行为举止。受从众心理影响，大学生购买烤鹅腿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随大流”的体现。

一部分年轻人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积极加入到购买鹅腿的队伍中。他们购买鹅腿，并不完全是出于实际需要，

更多的是基于从众心理的无意识行为。由于高校学生群体的主观规范，他们的自我感知与评价过程受到了影

响，从而会在潜意识中产生一些想法，如：“购买了鹅腿，我就与同学们合拍。”，“购买了鹅腿，我就与同

学们完成了社交”等。诸如此类的想法，表明了他们已经被群体的行为干扰了判断，群体行为已经与他们的价

值评判标准部分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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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意见领袖，帮助“鹅腿”造势 

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

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4] “意

见领袖”的特点是：他们在社交场合较为活跃；与受其影响者处于同一团体并有同样的爱好兴趣；通晓特定的

问题并乐于接受和传播这方面的信息。 

在“鹅腿”事件中，那些带头玩梗的同学就成为了鹅腿群聊中的意见领袖，在其带领下，其他学生也开始

了在群里玩梗、“讨伐”其他学校的行为。 

 

图 2 清华鹅腿群截图[5] 

在“鹅腿”事件中，这些意见领袖在大学生群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一般只是群体中普通的一员,

却有着更强的“网感”，即获悉、处理信息的能力和自我表现的能力，因而能左右群体中的各种决策和行为。

鹅腿原本对许多同学来说并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意见领袖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过滤、加工：将“鹅腿”大战

扩展到了清北人三校大战中，并将此观点传达给他所在的群体,影响群体成员。最终，他们在无形当中煽动情

绪，说服大家参与争夺“鹅腿阿姨”、调侃其他学校的行动中。 

1.2.3  高校群体认同感的填补 

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是指群体成员把群体的目标、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作为自身的追求目标和行为

标准，是个人社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6]有学者认为，身份认同是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将自己视作

某个群体成员的认知。[7]在研究《疫情背景下群体认同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中，陈思园指出由群体

认同产生的社会联结与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可惜的是，由大类课程、自由选修造成许多高校学

生“难以形成稳定同伴”、“到现在也只和室友比较熟悉”的情况。许多高校也尝试过举办诸如读书会、有趣

的通识选修课等活动填补学生群体认同感的缺失，但始终收效甚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所需成本较高，参与

活动需要耗时耗力。谢耄宜也在《新时代大学生网络空间价值共识凝聚的价值意蕴、风险挑战及应对策略》中

指出当代大学生面临价值观念虚无化的困境[8]。“虚无主义古已有之，但在现代精神生活中暴露和蔓延开来的

价值虚无主义却是一种较为典型的现代性现象[9]”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广泛且深刻的变革价值观念存在新旧交

替、多元并存、中西交杂的局面。这一局面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信心、信念和信仰，由此引发了精神生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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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机，过去爆火的大学生“纸箱小狗”、“孔乙己脱不掉的长衫”就是最好的印证。而“鹅腿”事件将大家

快速置身于同一语境中，目标简单明晰——争夺“鹅腿阿姨”。所需的只是转发几条相关的段子，在展现幽默

感的同时也填补了群体认同感和价值观虚无的缺口。通过不断模仿和创作分享观点看法、参与群体互动讨论，

从而获得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满足，避免被网络“潮流”落下。 

2  讯息分析 

2.1  文本的强戏剧化属性，助推高速传播 

针对“鹅腿”事件，媒体报道纷纷采用了戏剧性十足的引子，如“清北人三大高校吵起来了！我以为他们

在搞学术，结果是在抢鹅腿？”、“给她一个鹅腿群，她能在清北一呼百应。”这些引语在报道中营造了轻松

幽默的氛围，同时也凸显了“鹅腿”事件的天然的强戏剧性，给人以意外感。 

在“鹅腿”事件中，不同顶尖高校学生之间的竞争与“烤鹅腿”的平凡产生了一场天然的强对比。这场竞

争，将原本被视为学术殿堂的清华、北大和人大学子推上了烤鹅腿的竞技场。这种学术领域外的争夺，使得所

谓的学术高手们在热衷争抢美味鹅腿的同时，也展现出了他们生活中崭新的一面，生活的烟火气自然而然地融

入了顶级学霸们的日常。这一场景让我们看到了学霸们不同寻常的另一面，原本印象中高冷不可接近的学霸，

不再仅仅是沉浸在学术研究的冷静理性，而是在美食的角逐中，展现出他们平凡而充满热情的一面。这种戏剧

性的转折令人耳目一新，也让整个“鹅腿”事件更加生动有趣。 

2.2  充当社交货币，人际交往的需要 

最早提出“社交货币”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他用社交货币来描述真实而潜在的资源，它源于

社交网络和群体，同时存在于虚拟的网络与离线的现实。[10]乔纳·伯格对社交货币作了深入研究，认为就像

人们使用货币能买到商品或服务一样，使用社交货币能够收获更多好评和更积极的印象。社交货币是虚拟网络

世界的一般等价物，可以理解为在社会交往中用于交换的物品，如具体的产品、技术工具、网络话题等。[11]

“鹅腿”事件作为一个公共议题，能够以直接充当社交货币参与人际交往和社交情境的融入。同时，由于“鹅

腿”事件娱乐调侃、诙谐幽默等特点，将其运用于人际交往与互动对话中，不仅能够轻松地开启一段话题，也

能增强对话的趣味性、参与性和互动性，因此能够在交流互动中扮演一种调节会话气氛的辅助型角色。能够展

示个人性格特点、传递友好的交流讯号，帮助人们打破与他人之间存在的界限和壁垒，从而拉近二者的心理距

离，促进个体强关系的巩固和弱关系的建立与延伸。 

3  接收者分析 

3.1  参与传播游戏，实现群体狂欢 

情感社会学理论指出，人际交往、互动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情感的唤醒、表达和传递。[12]斯蒂芬逊也在

1976 年出版的《大众传播游戏理论》提出传播游戏理论，认为传播作为一种游戏而非信息，传播过程一切关

乎快乐，快乐就好。[13]从传播游戏理论的视野出发，传播就像一场游戏，而“鹅腿”事件就是众多游戏中的

一种。“鹅腿”事件具备趣味、娱乐的游戏属性，而加入其中的网络流行语和热梗又符合现代人，尤其是青年

群体调侃与戏谑化的表达习惯，个体带着获取参与快感的动机主动参与“鹅腿”事件的传播活动，并通过模仿

或戏仿的形式进行自我表达和与他人互动，从而在传播过程中体验传播游戏所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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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鹅腿阿姨”的二创段子 

“鹅腿”事件中出现的各种表情包在互联网中复制、流通、扩散，也可以视作是一种全民化、病毒式的

狂欢。巴赫金曾在狂欢理论中提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式

的生活，两种不同的生活会产生两种不同的世界感受。[14]在狂欢中，每个人都获得了充足的话语权，人们不

再受到束缚，能亲昵地与自然相处，自由地发泄情感、尽情享乐。借助表情包中的图片和文字，大学生一边传

达对“鹅腿阿姨”的喜爱，一边表达对友校的不满和嘲讽，在不同群体的加入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全社会范

围内的表情包式的情绪传播狂欢。“戏谑化满足”的快感驱动着大众展开二度创作、二次传播，借助互联网将

个人话语释放和扩散开来，最终在网络空间共同的情绪氛围中获得认可，演变为社会范围内的集体“狂欢”。 

3.2  接收者成为传播者，达成传播闭环 

彭兰在文章《人人皆媒时代的困境与突围可能》中提到“社交化传播”。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过去

由专业媒体人主导的大众传播，已经扩展为全民参与的传播，我们进入了一个人人皆媒的时代。[15]如今，在

商品营销中，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用户创作的传播，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发展趋势。在“鹅腿阿姨”事件中，

社交网络成为信息传播的关键媒介，而独特的社交平台内的内容创新使得这一传播形成了一个闭环：接收者成

为传播者，实现了传播的自我循环。 

首先，清华大学官方公众号“清华小甜心”积极参与了这一传播过程，在其推文《姨姨，饿饿，腿腿》中

进一步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力。这种官方推动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学生互动相结合，使得“鹅腿阿姨”事件的传

播群体从单一的学生群体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交媒体平台中，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网友”这个群体，开始

参与了事件的讨论。 



李紫妍：“鹅腿”狂欢的生成与连接逻辑——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深析

·	41	·

 

 

这一群体的参与，迅速成为这一传播闭环中的关键节点，网友们从学生群体中接收信息后，迅速对这一事

件进行了内容创新。这种信息接收与内容创新的交织，推动了事件的病毒式传播，形成了一种社交化传播的链

条，使得事件影响力不断扩大。 

在此过程中，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网友们已经从信息的接收者转变为了信息的传播者，传播能力得到了质的

增强，进而将“鹅腿”事件更为广泛迅速的传播，从而导致“鹅腿阿姨”事件的流量迅速膨胀，并最终成为了

现象级的社会热点事件。 

4  总结 

本文主要围绕近期热点事件——“鹅腿阿姨”事件，基于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对北京高校争夺“鹅

腿阿姨”的事件进行分析与解读。 

在“鹅腿阿姨”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大众传播场的组成部分发生了如下进程的改变： 

1. 由于自我认同、从众心理、以及日益增长的社交需求，最先接触鹅腿阿姨的高校学生以“意见领袖”的身

份开始传播鹅腿事件，成为了此事件的第一批传播者。在他们的传播下，“鹅腿阿姨”在几所高校范围内

迅速传播，成为了小范围的热点事件。在此过程中，传播者为部分北京顶尖高校的学生，接收者为更多同

校学生。传播链条在一次次的传播场循环中不断扩大，将此事件推向北京高校圈，完成了流量的第一次增

长。 

2. 随着此事件流量在北京高校范围内的增长，各大高校的官媒开始注意此事件，他们作为新一轮传播链条

的接收者接受讯息后，迅速加入了传播者的行列，成为了事件“破圈”的主要推动者。各高校官媒的加

入，进一步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力。在此过程中，学生群体的主体传播地位遭到动摇，官媒成为了新一轮的

主要传播者，将此事件的范围推向社会，接收者从学生群体扩大为了“网友”群体，标志着此事件完成破

圈，流量得到进一步的膨胀。 

3. 社交网络平台上的网友群体在接收此事件后，由于“鹅腿”事件的强戏剧性，各大网友纷纷参与信息传

播，并对于此事件进行各种内容创新，赋予了这个事件新的社交价值。“鹅腿”事件成为了新的社交货

币，在网络中迅速传播，导致了狂欢的开始。 

4. 在此过程中，网友群体成为了新的传播者，将“鹅腿”事件以及其附带的各种价值传播给了更大的网络群

体。同时，各大媒体的加入也促成了讯息的传播。至此，传播链条形成闭环，规模不断扩张，导致参与这

场社交狂欢的人群呈指数级的增长，“鹅腿”事件的流量也迅速爆炸，最终成为了现象级的网络热点事

件。 

在这一过程中，流量正是通过传播链规模的扩张逐步实现增长，最后爆炸。至此，“鹅腿”事件本身的价

值已不再是重点，而是作为一场社交狂欢的导火线，将狂欢的浪潮逐步扩大。在此流量的传播过程中，高校官

媒向传播者身份转变的过程标志着流量迅速膨胀的开始，因为在这一步中，讯息的接受群体规模已经发生了本

质性的扩大。而最终，在此传播链条中的传播者和接收者全部变成网友群体，并滚雪球似的扩大规模，标志着

此事件彻底完成出圈，流量的指数级增长已经成为不可抗的结果。 

流行事物的表现形式总是在发生变化，它一边反映也一边塑造着当代的流行文化，是人们态度、思想、心

态的表达。[16]背后的社会心理和内在诉求却值得被正视。 

未来，诸如此类的网络热点事件仍会借助互联网不断地出现、衍化、传播，为无数交流着的人们提供新

的“社交货币”，成为不断更替的共享文化体验。对网络热点事件传播方式及其现象的研究，为洞察数字时代

的新型交流方式以及数字社会生态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值得引起关注和重视。同时，对其带来的负面问题施予

引导与规勉以营造积极和谐的网络氛围，也应是在数字时代探究此文化现象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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